浅谈毛泽东诗词观对新时代诗教的指导意义

摘  要：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诗人，他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结合自己长期的诗词创作实践，在其讲话、谈话、书信、著作中提出了很多高屋建瓴的诗词理论创见，诸如万年不倒，群众观点，诗言志，守正创新，诗不厌改，重视民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家国情怀等，至今仍然闪烁着穿越时空的光芒，很值得当下诗教工作者悉心体会，以为指导后学。本文结合新时代诗教工作的立场、观点、方式、方法，从伟人的洞见管窥一二，从万年不倒、群众观点、守正创新、诗不厌改等四个方面阐述，从新旧并行，多媒并进，老少同重，官民合力，读写画唱同功等角度提出对时下诗教活动的一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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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诗人，他以星辰大海、山川日月为稿笺，以全人类，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福祉为己任，跳出了传统家国情怀的藩篱，用生命和信仰在写诗。他的诗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雄气概和豪迈情怀，他的有关中国诗歌发展和探索的金句，诸如万年不倒，群众观点，诗言志，守正创新，诗不厌改，重视民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家国情怀等，字字珠玑，至今熠熠生辉，对新时代诗教工作仍然具有跨时代的指导意义。本文试结合新时代诗教工作的立场、观点、方式、方法，从伟人的洞见管窥一二，拟从万年不倒、群众观点、守正创新、诗不厌改等四个方面阐述对时下诗教活动的一点思考。
一、“万年不倒”观点坚定了新时代诗教工作的文化自信
当下，传统诗词的复兴欣欣向荣，各级各类诗词刊物、诗词学习平台、诗词研讨群、诗词论坛、乡村诗社、校园诗社等如雨后春笋成长。与之对应的是当年狂飙突进的新诗则稍显颓势，虽风雨百年而稚气十足，甚至越来越有被社会群众重新审视，漠视，进而嗤之以鼻的走向。
这些正在发生和可能发生的现象毛泽东早有高瞻远瞩：“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因为旧体诗词有许多讲究，很不易学，又容易束缚人们的思想，不如新诗那样自由，不能充分表达现代生活所要求的那些思想，所以他一向不主张青年人花偌大精力去搞。另一方面，他也认为，“旧体诗词源远流长”，很多人都喜欢，“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怨而不伤，温柔敦厚嘛”，因而“写不了新诗写旧诗也是可以的”，“求新并非弃旧”。[1]他还认为旧体诗词在经过长期发展，在形式上得以定型之后，“同样的形式，千百年来，真是名诗代出，佳作如林。固定的形式并没有妨碍诗歌艺术的发展”。毛泽东对传统诗词在新时代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及其艺术价值，显然也是给予充分肯定的。
基于此，我们完全有信心坚定传统诗词的复兴之路，不论是非，莫谈人过，撸起袖子加油干。在国务院中华诗词研究院官方兜底，中华诗词学会大旗引领之下，进一步发展壮大各级诗词组织；充分吸引吸纳各行各业诗词人才；尽力争取民间的力量，扎实推进诗词的社会公益教学平台建设；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发挥其鼓舞人、教育人、激励人、塑造人的作用；赋予诗教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合力推动诗教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据笔者所了解的一些目前活跃的诗词平台，如“天下精舍”的无名老师，“高山论道”的六不和尚，“诗词吾爱”的了凡先生，“西充诗词”的马弘先生、陈劳生先生、马正平教授等，这些诗词组织开展的诗词讲座，这些民间的诗教力量都是纯公益的无私奉献。正是这些传统的知识分子坚定的诗教情怀在这个难得的好时代激情绽放，才迎来了诗词复兴的大好局面。
抚今追昔，“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中华民族都留下了无数不朽作品。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共同铸就了灿烂的中国文艺历史星河。中华民族文艺创造力是如此强大、创造的成就是如此辉煌，中华民族素有文化自信的气度，我们应该为此感到无比自豪，也应该为此感到无比自信。”[2]
二、人民群众观点确立了新时代诗教工作的路径方向
诗的根在民间，诗的舞台在庙堂，诗三百以来，诗歌的发展都逃不脱这个窠臼。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鲜明地指出:“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告诉我们，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包括诗歌等一切文化艺术的必由康庄大道。
形式和内容，是诗歌的一体两面。“诗的语言，当然要以现代大众语为主，加上外来语，和古典诗歌中现在还有活力的用语。大众化当然首先是内容问题，语言是表现形式。要有民族风味，叫人爱看，爱诵，百读不厌”。[3]如果说毛泽东这句话的意思是偏重于指新诗的群众语言问题，他当年在胡乔木词作的稿本上写道：“有些地方还有些晦涩，中学生读不懂。”[4]这些观点，从接受美学的角度，从诗教的角度，从传播学的角度提出了当代诗词的创作，应力求达到“使中学生都能读得懂”。这无疑为当代诗教工作如何融入新时代和走向人民大众指明了诗教路径方向——新诗与古诗，二者不可偏废，但都要通俗易懂。
民歌是人民群众在生活实践中经过广泛的口头传唱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诗歌群众化不可或缺的部分，是源头活水。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回去收集一点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几张纸,写写民歌。这个工作,北京大学做了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成千万首民歌。”[5]民歌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很值得新时代诗教工作者重视。
“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6]当前，诗词是老干部的文字游戏这样的成见依然在，认为诗词是退出历史舞台的老古董的观点也不少，诗教工作面临的现实困难和思想非难不可小视。所喜，我们有毛主席的高瞻为信，有习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体力行，创作实践为范，我们完全能够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到群众中去，把诗教传承搞活，搞好。
原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孙轶青曾经一再强调说：“我们要坚持实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让诗词冲出狭小天地，走向人民大众。”“当代诗词的根本出路在于走向大众”。他认为中华诗词走向大众有极大的必要性，诗歌理应属于全民，源于民间也应当回到民间，“当代诗词如不走向人民大众便失去了自己存在的意义和必要”。当下，中华诗词的“六进”活动纲举目张，每年一度青春诗会抓住了青年诗教的牛鼻子；各级诗词微信公众号平台改观了“老年人学会”“老古董学会”的帽子，培养了一大批中青年诗词骨干；各地的诗词之乡建设打好了诗词文教的广告；各级各类的诗词大赛提升了诗词爱好者的自我价值，开了招贤纳士之门；各级各类学校的诗社和“驻校诗人”、校园诗歌节工程，培养了一大批“诗词娃娃”；各级各类的诗词自助选本沧海拾珠保存了民间诗词精粹。
展望未来，诗教工作的重点应该一如既往放到中学生这个关键群体上，老少并重，着力推动诗教工作进中学校园、课堂。特别是当下暑期，正是诗教好时光：手握一本本好书，书写一幅幅好字，诵读一首首好诗，涂鸦一幅幅意境图，传唱一首首经典，读写画唱，腹有诗书气自华。实际上，这样的诗教活动正在我们身边的学校如火如荼开展。所幸如毛泽东所言：使中学生都能读得懂。中华诗教的春天就来了。
三、守正创新观点指明了新时代诗教工作的行为圭臬
学书当以正楷为先，讲究横平竖直。学诗呢，中国古人论之浩如烟海。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说：“夫学诗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他认为学诗一开始就要把路子摆正，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今人学诗，有人读了几首中小学教材上的古诗，听了几个古典文学半罐子先生的讲解，格律怎么来的，诗歌的演化路径，甚至基本的阴阳常识都不明白，就一股脑否定古典诗歌的固有形式格律，妄下悖论，妄加指责，实乃新时代笑柄。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一种新形式经过试验、发展,直到定型,是长期的,有条件的。譬如律诗,从梁代沈约搞出四声,后又从四声化为平仄,经过初唐诗人们的试验,到盛唐才定型。形式的定型不意味着内容受到束缚,诗人丧失了个性。同样的形式,千多年来真是名诗代出,佳作如林。固定的形式并没有妨碍诗歌艺术的发展。”[7]形式是根据内容的需要而形成的，形式又是为内容服务的。毛泽东强调：“不论平仄，不讲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词！掌握了格律，就觉得有自由了。”[8]毛泽东还认为，“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究竟怎么改革、怎么发展、怎么解决。毛泽东曾经提议编一本《新诗韵》即一本“用韵较宽的韵书”，尤其是他在自己的诗词创作中虽然基本上遵守平水韵等格律，然而却又不完全拘泥于格律。如“七百里驱十五日”只有一个平声；“乱云飞渡仍从容”只有一个仄声；《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中失对、失粘问题等。在押韵方面，有按其湖南方言押韵的，如《西江月·井冈山》一词按照韵书规定，其所押之韵分别属于三个不同的韵部；也有因不以词害意而有意未按韵书规定押韵的，如《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毛泽东本人在自注中也说，这首词“上下（阕）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这些表明，毛泽东在当代诗词的创作中，是赞成在认真学习和熟悉掌握旧体诗词格律的基础上，在基本遵守格律的同时，也可以在平仄和音韵方面适当有所突破，守正而创新，走林黛玉对香菱讲诗的路子。
今天，我们沿着伟人的路子已经走得相当远了，我们有中华新韵，通韵这样的创研成果，大大贴近了传统诗词与现代生活的距离，为我们新时代诗教工作扫清了大多数技术障碍。并且在实践上力推通韵进学校、进课堂，从娃娃抓起，在陕西、山东等省市取得了喜人成绩。未来，建议在推进新韵、通韵诗教的过程中，思想上结合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需要，以发展的眼光对待民族文化，以开阔的文化视野应对现代生活，重点在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和精神文明素质，要特别注重创新诗教的形式，多媒并进，最近火爆全国的电影《长安三万里》影院里合家全场吟诵唐诗的盛况就很值得我们思考借鉴；艺术上绝不能动摇象牙塔式的中国律绝的形式美，守住一首古诗就是一个方块汉字的音美、形美、意美三结合，不能花儿呼哨搞一些异类自度，违背东方传统美学优美崇高的范畴，做一些四不像的所谓创新。
四、诗不厌改观点明确了新时代诗教工作的着力方面
古人作诗，李白“斗酒诗百篇”，杨万里“一杯未尽诗已成”，卢延让“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贾岛“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这些大诗人们花式写诗、改诗，为伊消得人憔悴，方偶得“笔落惊风雨”。
毛泽东认为：“诗要改，不但要请人改，而且主要靠自己改。放了一个时候，看了、想了再改，就有可能改得好一点。这就是所谓的‘推敲’的好处”。[9]毛泽东创作诗词，从来没有过一挥而就即为定稿、不易一字即予发表的情形。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1963年毛泽东在写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词的那天晚上，他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口中不停地低声吟哦，时而坐下来写几句，不满意，把纸揉成一团，扔进纸篓；时而又站起来踱步、吟哦，再坐下来写。第二天服务员竟为他倒掉了大半篓废稿纸。然而等该词正式发表时，他又作了多处重要修改。人们从毛泽东留下的不同时期的手稿来看，发现他的诗词作品几乎每次写的都有不同，不但发现他往往几个月、几年之后还在改，有的甚至十几年、几十年后还在改。[10]据说梅白曾建议毛泽东把《七律·到韶山》初稿中的“别梦依稀哭逝川”一句的“哭”字改为“咒”字，他认为有道理，即予采纳，并笑称梅白为他的“半字师”。
伟人作诗尚且如此，今天，我们的诗教工作更应该借鉴先贤的虚怀若谷精神，温柔敦厚，诗品如人品，学诗要会改诗，学诗首先学做人。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一方面我们要大力弘扬优秀传统诗歌的教化功能，今年教育部办公厅组织的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诗教中国已经举办到第五届，全国参与人数再创新高。尤其是广大中小学师生的诗词吟诵、诗词书写、诗词讲解活动几乎在校园活动中达到全员参与的程度，营造了良好的诗教氛围，达到了很好的诗教效果。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够只停留在阅读欣赏的层面，而应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必须进一步普及诗词创作活动，多搞一点校园诗赛，诗词吟诵小视频比赛，诗画展览等，引导全国广大师生借助现代诗词写作软件，从新声通韵入手，每天一诗，千锤百炼地修改，身心融入地创作，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全方位地达到诗化教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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